
收藏，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
动，哭哭笑笑，爹娘奶奶，放血割肉，玩钱玩胆赌
性命。

冷眼虫急见大专家，劈脸仨字“金摇车”，随带
唾沫星子。大专家一闪脸一微笑：“金摇车？孙子要
上幼儿园？金摇车条件可是最好。”

“我的大专家，你少在这儿打哈哈掰道岔！幼儿
园的事以后说。咱说正事。我摸着根大须子，听说
嫩江草原那儿，有个老物件——金摇车。这事准
吗？你快说！”

“好你个冷眼虫！真是毒眼。有，有。清人确有
记载。我拿书你看。”

“不看不看，您讲就行。”“啊——是这样，书上
说，金摇车睡出了英雄塔察尔，他家乡世代纪念着
金摇车。”“这么说，是真？仍在？”“是不是仍在，
在哪里，可就那个了。”

冷眼虫一千块钱拍大专家眼下：“我想搬一下
子。不就赌么！金摇车到手，哼——”“这么的，这
事哈尔滨的李研究员应该知道。”“有他电话？”“这
种人，从不用电话说学问，得面见。”

金摇车，金摇车，投入多大都值。冷眼虫将
钱全划一张卡里，高铁直达哈尔滨，真见着了李
研究员。

李研究员听来人是个历史爱好者，说：“有，是
有，在五塔寺。五塔寺，我几次想去也没成行。没
有研究没有发言权，我什么也不能说。”

李研究员不再说话，冷眼虫只能离开，他对自
己说：说什么也得到五塔寺。

火车转火车，汽车转汽车，终于到了县城，一
打听，到五塔寺没有交通，只能打驴的。

一声“驾”出发了。冷眼虫头一回坐驴车，新
鲜得很，惬意得很。绿绿大草原，蓝蓝白云天，清
香，风凉，悠然悠然如躺摇篮。

冷眼虫问车夫：“五塔寺远么？”驴老板出一根
手指：“不远，也就一个百，一百里。”

头一眼看是惊奇，再一眼是风景，看多了就是
空无，看久了就叫腻烦。

冷眼虫问：“村村通了，怎么不修公路？”“寺院
么，喜欢安静，怕旅游团进去吵闹。”

冷眼虫让毛驴颠得快散架子了。“吁——到了
耶——”

茫茫大草原，怎么就到了？
驴老板说：“前边你得自己走，车不能进了。”

“不是能走么？咋就不能进了？”“安安静静的寺院，
让牲口吼上几吼，那可造了孽了。”

一望无际大草原，一座红墙黄瓦的喇嘛寺，五
座尖尖的白塔，真叫宁静。

到底达了五塔寺。冷眼虫得了吃的，得了喝
水，老喇嘛搭话了。老喇嘛汉语不好，比比画画
说：“金摇车，金摇车，好好好，得去找老巴颜。”

还得找？远么？
“不远不远。也就一个百。”老喇嘛伸出一根手

指。这个一百里，应该是最后了，就要看到金摇车
了。冷眼虫一边走一边想：说是金摇车，肯定不能
是全金，估计也只是有些黄金的饰件，重要的是老
物件，名人用过。多大的价钱，多大的付出，都是
值得。

陷脚沙片片，泥沼水环环。累得不行，苦得
不行，饿得不行。怀有巨资，却买不到一壶水一
包饼干。

入夜，冷眼虫倒在草地上，星闪闪，虫吱吱，
仿佛躺在松软的床，异常舒服。冷眼虫恍恍惚惚：
饰有黄金、白玉、珊瑚的摇篮，高手名人围着，啧
啧惊叹……猛一醒，一轮大大的红太阳亮着。

朝霞中，老巴颜家的白碱土房子，极大的围
栏，挤挤拥拥的白羊。

冷眼虫急急说明，急急地要看金摇车。
“好好好，看金摇车好！随我来。”老巴颜领冷

眼虫离开泥土房子，往草地深处去。
咦——宝贝不藏家中，宝贝埋于草地？
青青一片草，与别处一样的青青草。老巴颜手

指一片草丛，说：“就这儿，这就是金摇车！”
啊——我的亲娘祖奶奶，这片青草地就是金摇

车？就是金摇车？
“英雄塔察尔小时，家里极苦极穷，就是在这片

草地，他娘生下他，他睡在这片草地，长在这片草
地。这就是金摇车。”老巴颜一字一顿。

“只是草么，怎么说是金子？”“唔——我们说的
金子跟你们不一样，好的美的，全叫金的。金子的
年华，金子的心，金玉良言，能是真金么？”“这么
说，英雄塔察尔，并不是在金摇车里长大的？”

老巴颜哈哈大笑：“你们，你们聪明得笨了，真
是笨了。你想想啊，真睡在金摇车里的孩子，能长
成英雄么？啥年啥月也是这理哟。”“哦——啊——”

回程，冷眼虫计算这次费用、时间、体力，他
对自己说：金子可以是这样，金摇车里长不成英
雄。明白了，明白了。这趟学费花得也值，也是捡
个大漏。

金摇车
张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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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丁玲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
刘勰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
滇池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红豆文学奖等多种
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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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势颓，积贫积弱，章惇向来赞成改革，王安石与其相见恨
晚，立即提拔重用，成为膀臂。王安石拜相后，积极推行新法，想

“因天下之为，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后人
对变法事，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朱熹话说得重而狠：群奸肆虐，
流毒四海。罗大经甚至将王安石和秦桧并论，国家合而遂裂，王安
石之罪；裂而不复，秦桧之罪。后世不少史家说他是奸臣，更因他
性子执拗，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

王安石学问大，有才干，一心为国为民，奈何性子急躁，神宗
皇帝只盼快快成功，天下事情往往欲速则不达，手忙脚乱，有人浑
水摸鱼。一时朝野上下怨声载道，新法遭到司马光、苏轼诸多大臣
反对。神宗皇帝听不得逆耳之言，欲得志者只能歌功颂德，说他是
圣明天子才承蒙垂青，倘若说朝廷举措不当，劝谏几句，便落得罢
官放逐。

作舍道旁，三年不成，变法是以国家为屋舍，向来需要强权，
需要专横，需要独断，而强权往往以为真理在握。这时苏轼主持大
考，出题让士人论述：“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
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变法一
派对号入座，觉得此举讥讽他们擅政，指使御史上奏，说试题涉嫌
谤讪朝政。眼见波诡云谲，苏轼索性请求外放杭州通判。

新法富国强兵，但也留有祸端，青苗法变质为官府辗转放高利
贷、收取利息的苛政，聚敛害民。

儒家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地方任职，苏轼看
到了更多新法流弊，民生艰苦，于是便形诸吟咏，字里偶有讽谏意
思。这时王安石已经罢相，变法早已成了神宗革新大业。《梦溪笔
谈》的作者沈括首先发难上疏，说苏词讪怼，又有以舒亶为首的御
史台指责苏轼谢表中讥骂朝廷，一道道指责的奏折上了龙椅案头。
宋神宗爱才，不想严惩苏轼。但帝王家觉得自己以天下为重，变法
是第一要义，到底还是乘机将保守派一举罢免。案件由监察御史告
发，苏轼在御史台狱受审，台中有柏树，乌鸦栖居其上，故称其为
乌台、柏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脱脱见此一难，编《宋史》时
不禁感慨，说苏轼忠心耿直、正直无畏，远在众臣之上，引来小人
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下狱后，苏轼一日数惊，未卜生死，还要忍受狱吏逼供，狱中
难友诗说：“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长子苏迈负责送
饭，父子不得见，暗中约好，判处死刑即送鱼，以便了结后事。距
最后判决还有几天，因银钱用尽，苏迈出门告借，托人代劳一日，
那人送去一条熏鱼，苏轼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极度悲伤，写
下诀别诗两首，其中有道：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
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
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辙读诗大恸，伏案痛哭。神宗一直喜欢苏轼文章诗词，过往
有苏作传入宫中，每每读得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狱卒将苏轼
绝命诗上交，皇帝读后，一时软了心肠。新党置人死地，太多欲加
之罪，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觉得过于不堪，上书申诉：“安有圣世而
杀才士乎？”宫中太后与几个元老重臣好言相劝神宗，多方营救，苏
轼方才得以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反对变法的元祐党司马
光、苏辙、黄庭坚、王诜、范镇、曾巩等二十九人，因为和苏轼诗
文往来，受牵连或被贬或受斥。

出狱后，苏轼有手帖给章惇：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
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
感叹不可言也。恭闻拜命与议大政，士无贤不肖，所共庆快。然轼
始见公长安，则语相识，云：“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
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苏轼落难黄州，章惇也曾去信关怀，送过药石，困急又有抚
恤，与世俗人不同。为挽救旧友，章惇也曾仗义执言，顶撞过宰相
王珪。原来神宗皇帝怜悯苏轼遭遇，几次想起用他。宰相王珪却说苏
诗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飞龙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蛰龙
乎”。章惇以为，龙并非单独说人君，人臣也可以是龙。皇帝说：“自古
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退朝之后，章惇反问
王珪：“相公是想灭了苏氏一族吗？”王珪有些惭愧，搪塞是御史中丞
舒亶说的。章惇不屑道：“人家的唾沫，你也愿意吃吗？”事出王安
石的弟弟王安礼之口，王巩《闻见近录》书中有记。

下狱一百多天，身心俱损，被贬黄州，越发压抑，痛感世味薄
凉，知道了宦海险恶，苏轼诗文从此沉郁从此激荡，跳出了怀古伤
今，回归了欢乐畅快、旷达舒豪。黄州固然是苏轼人生最艰难的四
年，同时也是他诗文最辉煌的四年。楼头天空依旧，日月依旧，星
辰依旧，清风依旧，于是下笔常常出入古今天地。大江东去，淘出
千古风流人物，文脉的巨浪缓缓流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
前后《赤壁赋》跃然纸上，墨色灿烂。

诗文换不得酒食，苏家生活每每陷入困顿，友人向知州申请将
黄州东门外一大片荒地拨归苏轼耕种。闲来无事，苏轼带着家人开
荒劳作，管这块地叫东坡，自号东坡居士。雨点纷落，东坡洗得格
外干净，月亮的光辉也变得清澈。山野中人在东坡闲游散步，拐杖
铿然的声音引得诗兴大发。

众宵小隔岸观火，看见灿星明月坠落污泥，幸灾乐祸。小人不
明白的是，白玉污泥，人为白玉叹息，而更厌弃污泥。污泥永远也
改变不了白玉之性。凤凰落难，野鸡忍不住得意鸣唤，露出野鸡本
性。老虎落难，狗
想上前咬一口，开
口 便 是 可 憎 的 獠
牙。利来利往的人
走了，喧嚣散后，
一月如钩天如水。

父丧服丧，母
丧服丧，更一贬再
贬。虽少年成名，
苏东坡并没有多少
鲜衣怒马的良辰美
景 ， 为 官 不 过 数
载，少有如此天才
者却那般不得志的
人。几十年笔墨生
涯，诗文却鲜见颓
丧，有的都是生活
之乐，恣意阔达。
多少人在困顿时读
苏东坡，抒胸臆，
慰心绪，寄愁肠，
与新月旧曲，共谱
一曲少年游。最是
少年心事让人流连。

车过儋州

北方的冬天是萧索的。随着
一阵阵呼啸的西北风，冬天轰然
降临，大地一下子变得肃静起
来。树上的叶子几乎一夜间凋落
殆尽，一派水瘦山寒之景。那些
高高低低的树只剩下嶙峋的枯
枝，在清冷的空气中虬曲盘旋，
如一幅铁骨铮铮的写意画，抒写
着冬天特有的风骨。

然而在这一片萧索和荒寒中，
依然有一抹抹靓丽的色彩，就是那
些在北风中仍傲然开放的花。

单位附近的七里河畔，零零
星星地开放着一丛丛烂漫的鲜
花。这些娇艳的花儿在凄厉的西
北风中凌寒盛开，不由得让人深
深惊叹。

其中最显眼的是月季，月季，
又叫“月月红”，名副其实，一年
四季花开不断。苏轼专门写过一首
《月季》：“花落花开无间断，春来
春去不相关。牡丹最贵惟春晚，芍
药虽繁只夏初。唯有此花开不厌，
一年长占四时春。”冬天花事少，
而鲜艳的月季花开，无疑给沉闷
的冬天带来别样明媚的感觉，使
人仿佛感到春天的到来。杨万里

也有诗云：“只道花无十日红，此
花无日不春风。”

中午到河边散步，不经意间
抬头，惊喜地发现，那些高大的
玉兰树上竟已鼓起了满树的花
苞，像一支支待发的箭镞，充
满了无限的生命活力，让人似乎
已经看见了满树玉兰花开的繁盛
景象。

在一处幽谧的角落，忽然有
一丛花苞跃入我的眼帘，那一串
串花苞鼓鼓囊囊的，好似孕育了
整个春天。我倍感惊讶，这么冷
的天儿，怎么还有如此多、如此
憨萌的花苞？我迫不及待地查
询，原来这是一丛茶花。茶花，
看到这个名字，我不禁想起了茶
花女，那个在世界文学史上明艳
动人的形象，一个美丽善良却又
无比悲惨的女子。

茶花是我国传统的观赏花卉，
在民间有“人人皆言牡丹美，我道
牡丹不及茶”之美誉。人们喜爱茶
花，不仅因为其花姿丰盈、端庄高
雅，更因其具有“唯有山茶殊耐
久，独能深月占春风”的傲梅风
骨。郭沫若盛赞曰：“茶花一树早

桃红，百朵彤云啸傲中。”
河两边的草丛里，长满了野

菊，红的，白的，黄的，紫的，五
颜六色，星星点点，散落在路边，
如一颗颗五彩的宝石，发出耀眼的
光彩。

作为一个爱花人，我家的阳
台上自然也不甘寂寞。一盆蓝雪
花，从夏末秋初，一直开到如今
的隆冬季节，那小小的蓝紫色花
朵，犹如一片片蓝色的雪花，又
像一只只蓝色的蜻蜓，在阳台上
翩翩起舞。无数个清晨和黄昏，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这些美丽的
精灵，都深深地为之陶醉。还有
长寿花，也在这寒冷的季节鼓起
了一嘟噜一嘟噜粉色的花苞，给
人无限的希望和温暖。

寒冷的冬天，因为有了这些花
儿的装扮，而显得不那么萧索，五
彩斑斓的花儿给素净的冬天增添了
很多的色彩。人们的心里也因这些
美丽的花儿而有了更多明媚和温
暖。冬日的寒冷，似乎让人更加懂
得珍惜明媚和温情。这便是寒冬除
了孕育希望之外送给人们的另一件
礼物吧。

那些冬天的花
安宇影

门前有条大沙河，我家就在
岸上住。小时候，常常以此为
荣，我们姐弟省去了挑水的时间
和辛劳，觉得父亲非常有眼光，
能选这么好的地方建房傍水而
居。后来，村子里其他人家还在
河里挑水吃时，我们却率先用上
了“自来水”。

那是父亲请人在河滩打了口
井，然后在院里又建了个水泥水
塔，再买来水管、水泵把河水抽
进水塔，他在水塔靠厨房那方下
端的位置再接上水龙头，就这
样，我们家彻底告别了吃水靠挑
的日子。

记忆里永远有一条一眼望不到
头的河流，从两岸一排排粗壮的柳
树间穿过。雨季来临，仿佛是上游
开了闸，浩浩汤汤的河水翻滚而
来，推着成片的树杈和枯烂的秸
秆，晃悠悠地从岁月里流过，发出
汩汩的声响。春天河岸上五颜六色
的野花竞相绽放。

我的家，就在那一片随风摇
曳的野花丛中静静矗立，河畔的
金柳，像夕阳中的新娘。儿时夏
天，我和小伙伴可以自由自在地
在河里游泳、打水仗；隆冬时
节，在结冰的河面上无所顾忌地
溜冰、堆雪人。

枯水期到大沙河里逮鱼，无
疑是我最喜欢干的事情。别人捉

鱼借助鸡罩虾网之类的工具，而
我徒手就能捉到。大概父母亲认
为我们家女孩子多，怕危险，从
来不置备这类物品，可这也难不
倒我，别的女孩子在岸上作壁上
观，我和一群小子在大沙河相对
较浅水域，用泥巴筑堰，然后将
里面的水用脸盆刮个差不多，这
样就可以在里面浑水摸鱼。那时
年龄小，捉的鱼大多是不太大的
鲫鱼，偶尔也会抓到一些泥鳅、
黄鳝和黑鱼。

河底经常会有被人丢弃的玻
璃渣子，我们光脚下河，时常被
扎得鲜血淋漓，不过这点小痛我毫
不在乎，每次都能满载而归，但母
亲总会数落我：“你看看你，像个
泥猴子，哪有一点点女孩子的样
子！”母亲说归说，却一点不耽误
她手里杀鱼的活儿，她只用一些简
单的佐料，活物下锅，河水煮河
鱼，全家人一起享受美味的鱼鲜，
我们每个人都能吃上好几碗饭。

除了捉鱼摸虾，去大沙河的
对岸捡鸡鸭鹅蛋，也是一件很有
趣的事儿。那时候每家每户都喜
欢养鸡鸭鹅，有的鸡鸭不在家里
生蛋，偏偏喜欢跑到外面下蛋。对
岸的草丛里、芦苇荡里，少有人
至，它们喜欢在安静而舒适的草窝
下蛋，只要不被人发现就会连续生
一窝，一旦被发现，就会换个地方

再生。这是我在河边玩耍时无意中
发现的。自此，我每天都希望有意
外的惊喜，放学回家书包一丢，哪
怕走上三四里地，也要去对岸看
看，运气好时，不只是鸡蛋鸭蛋，
还捡过好几枚鹅蛋，回家兴奋神秘
地告诉大人，母亲晚上就会炒上
一碗香喷喷的蛋炒饭。童年的记
忆总是那么深刻，在河岸边捡蛋
让我快乐了好多年。

炎热夏季，从田间劳作回家
的人，一路小跑到河边，用手捧
起水，咕噜咕噜下肚，那种爽劲
儿无以言表；整天疯玩的孩子
们，渴了直接跪在河沿上，把噘
着的小嘴全部埋进水里，一口气
喝个痛快才起来。从来没有听说
过饮生水喝坏肚子的事。而夏天
的清晨，我常常会被在河边忙碌
的大人们吵醒。他们提水的提
水，洗菜的洗菜，洗衣的洗衣，
男男女女，络绎不绝，打个招
呼，说个笑话，唠个家常，热闹
得就像菜市场。棒槌声、说笑
声、逗趣声，不绝于耳。河水的
甘甜，浇灌出乡村人的善良、质
朴、纯真。

时光悠悠，河水长流。大沙
河是家乡的灵魂，河水也是家乡
的源泉。我想，无论走到天涯海
角，只要记住了那条河，就记住
了生命的来处。

门前那条河
雷小丽

􀳁世情􀳁人间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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